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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艺术 环境保护

夏日的一个下午，北京，学知桥路公交站旁，一间公共电话亭骤然响起铃声。

情况有点复杂——坚果兄弟的另类环保与另类艺术

近十年的公共实践让坚果兄弟琢磨出一套方法：在当局容许的框架里，通过艺术项目联合媒体、公益、法律，改变
具体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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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架近乎退出历史舞台的通讯设备回光返照，全赖大陆艺术家坚果兄弟的“求助电话亭计划”。电话另一头

是求助无门的辽宁葫芦岛市民。市民说，位于葫芦岛一直污染严重，工业园区废气滚滚，附近空气味道刺

鼻；哪怕有人戴防毒面具出门，依然没能逃过患病的结局。许多受害者写了联名信，又向有关部门电话投

诉，但回音寥寥；人们也组建微信群或是制作抖音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发声，但要么被限流，要么被删帖

封号，最终不了了之。

2022年6月29日，几位葫芦岛市民找到艺术家坚果兄弟，希望他能关注当地污染问题。一周后，北京的这

架公共电话亭铃声开始响个不停——坚果兄弟动员葫芦岛市受害者向距离他们456公里的电话拨号，通过

这种方式将东北四线小城与国家政治中心时空相连。同时，坚果兄弟把志愿者录制剪辑的活动影像发布至

个人微博，获得诸多网友转发。这场有关葫芦岛污染问题的行为艺术终于引起广泛关注，不少媒体跟进报

道，话题#葫芦岛#登上热搜。


当地也开始官方回应。7月20日，葫芦岛市针对空气污染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已对“全市存在异味或

者异味隐患的企业进行地毯式全覆盖再排查，存在问题的坚决先停再改”；7月22日，生态环保部生态环境

执法局向辽宁省生态环境厅发函，要求调查“葫芦岛异味扰民问题”。冠冕堂皇的回应固然有水分，但在坚

果兄弟的推动下，鲜为人知的葫芦岛污染问题终于进入公众视野，得到更大的操作空间。

从“清洁工”到“接线员” 


2015年2月，央视离职记者柴静发布纪录片《穹顶之下》，以自己患肿瘤的女儿为切口，讲述华北雾霾问

题。影片发布后反响热烈，总播放量超过两亿，获得新华网、人民网等主流媒体的支持。但几天后，《穹

顶之下》便被宣传部门勒令全网封杀，柴静的名字也成为敏感词。

同年7月，坚果兄弟来到北京这座国际闻名的雾霾之都，二度呈现《穹顶之下》中的空气污染问题。他扮演

一名“清洁工”，戴着防尘口罩，推着120公斤的工业吸尘器，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100天后，他把收

集到的PM2.5、PM10等空气污染物与红色粘土混合，制造出一块“北京雾霾砖”。这场被坚果兄弟称为“尘

埃计划”的行为艺术同样引起广泛讨论，被《南方都市报》、《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在此之后，环保就

成为坚果兄弟艺术创作的重要母题。



坚果兄弟与雾霾砖作者提供

2016年，名为“人造星空”的巨型装置空降深圳市龙岗区。这片400平方米的“星空”由3000多个节能灯组

成的，当参观者在装置附近说出“自由”、“平等”、“自然”等具有正向价值的词语时，节能灯就会亮起，而

当他们说出“暴力”、“贪婪”、“污染”等具有负向价值的词语时，“星星”便会黯淡无光，展览空间也会逐渐

陷入漆黑一片。坚果兄弟说，这个作品致力于“在氤氲笼罩、霓虹泛滥的城市打造一片纯净’星空’。”

相比于“人造星空”，“带盐计划”更加直接。2018年，坚果兄弟在陕西省环境保护厅的网站上发现小壕兔乡

乡民针对中石化华北分公司污染地下水的投诉。小壕兔乡的井水水体泛黄、异味明显，当地羊群和树木大

量死亡，不少村民甚至因此罹患皮肤病、癌症。于是，坚果兄弟带着一万瓶农夫山泉前往小壕兔乡，与村

民“交换”水源：把当地污水装进矿泉水瓶中，回北京开了一家“农夫山泉超市”。新京报对其的新闻报道视

频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的播放量，等到“超市”开张第11天，连小壕兔乡乡长和榆阳区宣传部副部长都特意前

来参观。

2021年，坚果兄弟又从“店长”转职为“渔夫”，在山东淄博孝妇河里熬了一锅“火锅鱼”——孝妇河深受污

染，河水颜色深黄，好似一盆火锅底料。坚果兄弟将从网上购买的鱼抱枕和辣椒抱枕漂在河上。俯瞰起来

确实像一道米其林三星美食。坚果兄弟讽刺描述：“这款火锅鱼让人垂涎欲滴的秘决在于祖传秘方，由相关

污染企业精心熬制数十年，内含猛料至今秘不外传。”

“淄博火锅鱼”是“重金属乡村巡演”的号外项目，而后者涉及范围更广——11个被重金属污染的乡村。从内

蒙古图克镇的查干淖尔湖，到云南香格里拉的格咱乡。坚果兄弟化身“经纪人”，带着重金属乐队前往这些

地方进行演出，把重金属污染问题用重金属音乐的形式呈现。2021年6月下旬，重金属乡村巡演刚刚结

束，他辞去“经纪人”的工作，又当上了葫芦岛市民的“接线员”。

同路人 




看到坚果兄弟这个名字，很多人会陷入迷惑：这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坚果兄弟本人也接受甚至主动

迎合这种误解，在某次公开演讲中，他与郑宏彬作为“坚果兄弟”一同上台，并由郑宏彬完成演讲，自己只

负责出现在现场播放的照片中。

坚果兄弟与郑宏彬在一席作者提供

郑宏彬是坚果兄弟的好友，也是坚果兄弟的“策划人”，跟坚果兄弟一起策划了多个艺术项目。在“淄博火锅

鱼”中，他还扮演了“厨师”的角色，帮“渔夫”一起烹饪米其林三星美食。而神秘的坚果兄弟则是一名艺术

家，也是一名环保主义者。从湖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待过广告公司，做过地产文案，后来在非营利社

会空间的影响下接触到艺术领域，自此致力于用艺术表现社会议题。

倘若细细品读坚果兄弟的数个环保艺术，便会感觉相比于艺术家，他更像是一种类似于媒介的存在。环保

议题涉及的面向众多，每逢有污染事件发生，NGO、志愿者、律师都会投身于其中。坚果兄弟发起的艺术

总是成为枢纽，将目标相近的同路人连接在一起。同时，其他领域人士的参与也能弥补坚果兄弟在专业知

识上的不足。

萍曦便是其中一位同路人。她念大学时正值微博时代的尾声，但仍有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为各种

议题摇旗呐喊，其中不乏环保主义者。萍曦因而看到许多针对环境问题的揭露报告，学到污染物取证的相

关知识。看完《穹顶之下》，萍曦记住柴静提到的“12369环保热线”，了解到举报污染企业的官方渠道。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她决定在大二寒假付诸实践。萍曦的老家茂名信宜是广东粤西地区第一大河鉴江的水

源地。她决定“大义灭亲”，把这里作为环保之路的起点。



“因为没什么钱，交通都靠两条腿。我沿着河流一直一直走，越走发现环境问题越多。”沿信宜河流污染严

重，有企业在河流中排污。萍曦实地探访，拍照、记录，致电生态环境部等多个有关部门，也在网上发帖

曝光，最终部分企业被整改，部分不正规的采石场停工。后来，萍曦接连加入多个环保NGO（自然大学、

绿发会等），走上专业环保志愿者的道路。

然而，随著微博时代的逝去与公共知识分子的消失，媒体环境也在不断紧缩。萍曦回忆，“当时新闻比现在

自由一些”，所以环保志愿者能够推进工作。但当“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新时代中国媒体的守则，草根爆料—

媒体关注—官方解决的舆论监督路径就很难继续。

萍曦和坚果兄弟的相识，与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有关。2020年，国有企业O企业某地分公司的空气污染问

题进入萍曦的视野，“（O企业）经常在当地市中心放臭气，有非常多的违法记录，附近居民有不少意

见”。虽然当地政府处罚了Z企业，不过萍曦认为那更像是“以罚代管”——对于地方纳税大户的污染行为，

环保部门能做的常常也仅限于此。最终，她决定和O企业打官司，要求O企业停止继续超标排放废气。可法

院以军事机密为由拒绝开庭，萍曦没能起诉成功。

O企业也在坚果兄弟的环保艺术之路如影随形。“带盐计划”关注的小壕兔乡污染问题，背后就有O企业华北

分部施工操作的原因——当地饮用水铁、锰含量异常，村民认为是O企业气井施工维护造成；“重金属音乐

巡演”的第一站内蒙古图克镇，疑似导致候鸟消失、牛羊病死的当地公司，背后也有O企业的资本。同为O

企业的眼中钉，在微信群中偶遇的两人很快熟络起来。在坚果兄弟的后续艺术创作中，萍曦和别的志愿者

一起，负责前期调研。



小壕兔乡。作者提供

前期调研相当繁琐。首先是桌面调研，这是指在互联网上搜集线索。萍曦说，有些地方的村民会主动上网

投诉，在各地生态管理局以及生态环境部的官网都可能找到投诉线索。得到线索后，志愿者再根据关键词

搜索，获取更多信息，理清事件脉络。她补充：“也会在抖音搜索，但能找到的线索不多，因为抖音不鼓励

这种，这种叫负面消息。”

桌面调研后，如果志愿者判断某地的确有污染问题，就会联系信息发布者，了解更多情况。但这一步骤往

往并不顺利，譬如陕西沙河子镇重金属污染事件的前期调研中，萍曦找到当地居民留在微博上电话号码，

打过去后对方十分配合，还要带她去现场勘查。但两天后，这位村民否定了先前提到的污染问题，去现场

的事情也泡汤了。萍曦判断：“不是被人找了，就是自己怕了。”

如果运气好，萍曦真的会得到乡民帮助，前往现场。现场没有互联网审查机制，她能听到更多声音。2021

年调查天能集团污染事件的时候，萍曦实地探访了河南濮阳。“本来计划要采访一个清洁工人而已，没想到

路过的其他人也都来反映问题，我一下子就被围住了。”

前往现场还可以固定证据：志愿者可以在涉嫌污染的地区对植物和土壤取样，然后把样本送到有资质认证

的第三方机构检测。检测结果出炉之后，便可以开展下一步行动。“（之后）第一是可以在网上发推文；第

二是可以直接联系当地政府，反映问题；如果有律师愿意跟进，也有起诉的材料。”萍曦总结道。

不过当地政府一般很少回应。法庭起诉虽然看上去最正规、可行性最高，但实践起来并非如此。几个月前

四川巴拉水电站建设的事情引发关注，不少人担心建设水电站会导致濒危物种川陕哲罗鲑的灭绝。曾祥斌

律师的律所团队代理了这起公益诉讼。时逢最高法院颁布关于环保禁止令的司法解释，提到：当被申请人

即将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时，申请人可以申请禁止令保全措施，要求被申请人立即停止一定行

为。于是，曾祥斌便立刻向受理案件的四川省阿坝州中院提出禁止令申请，要求水电建设公司停止建设行

为。但一连三次申请都被法院驳回。“申请失败的原因不在我们，是法院的地方保护思维作祟造成的。”曾

祥斌解释道。

而坚果兄弟选择的做艺术、发推文这条路径，更是常常处处碰壁，甚至会有危险。 




情况有点复杂 


2022年6月7日，一条关于坚果兄弟失联的消息刷屏了环保人和媒体人的朋友圈。 


在此之前，坚果准备进入四川，调查濒危物种川陕哲罗鲑的生存情况。不知为何他被带到青海省班玛县灯

塔乡警察局，直到第二天早上也没有任何消息。朋友们心急如焚，在社交媒体平台呼吁大家关注此事。

最终，在失联将近20个小时之后，坚果兄弟才在网上报平安。而当地政府对此的解释是：坚果兄弟在途径

防疫关卡时没有核酸报告，后来手机没电，因此无法与外界沟通。

“失联事件”看起来像一场具有疫情特色的乌龙，但网友的担心不无道理，毕竟坚果兄弟被“喝茶”的事情早

有先例。据“要空间·访谈”报道，2015年下半年，坚果准备众筹一把AK47，想用玫瑰包裹着送给恐怖组织

ISIS，结果国安登门拜访，终止了他的计划；2019年，在做一个有关金融诈骗的项目时，坚果被湖北老家

的警察跨省抓捕，最后用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关了十天。

随着疫情常态，当局无需动辄搬出国家安全的名头请人喝茶。像坚果兄弟这种需要实地探访推进项目的活

动者，一个红码就能让他动弹不得——隔离14天可比寻衅滋事关10天方便多了。“因为防疫，各个地方的

权力都放大了。”坚果兄弟无奈说道。

广东省阳春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多处遭受铜泥污染的阳春市是“重金属乡村巡演”的第二站，如果一切顺

利，坚果兄弟本应带着乐队在2021年9月6日下午前往污染地点演出。编曲、作词、调音都已经完成，他

们甚至还联系了村民，让村民带着锅碗瓢盆在演出地点相见，共同参与这场行为艺术。但出发之前，坚果

兄弟和朋友发现警车、防疫车和急救车都已在楼下等待——“就感觉说总有一款（交通工具）适合你们吧，

他们也直接说了，如果你们要继续演出的话，我们就以防疫的名义，把你们关上隔离。”坚果兄弟说，当地

执法者声称即使在无人的地方，也能将他们以防疫的名义强制隔离14天。最终，面对堵在门口的宣传部官

员和街道书记，乐队只能在宾馆的床上完成演出。



重金属演唱会作者提供

“很扯淡的是，当时那首歌唱完，宣传部的官员说你们这首歌太负能量了，你们要唱点正能量的。”冰煌说

完这句话没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冰煌是新造空间的艺术策展人，也是“重金属乡村巡演”的志愿者。“床

上演出”，她也在现场。事后她提到，阳春政府部门能够得知他们的计划，可能是因为得到的通知的村民中

有人通风报信。

“阳春接待我们的村民有四五个人，但每个人期望坚果兄弟曝光污染问题的目的和出发点都不一样。有的人

是因为自己家土地被占，想要曝光村委土地征地问题；有的人是想要借此机会掰倒现在的一个村领导，自

己上位。”其中，有位村民“和政府的关系若即若离”，冰煌怀疑他跟政府透露了部分信息，导致演出没有顺

利进行。

阳春不是孤例。在冰煌看来，“重金属乡村巡演”涉及的大部分受污染乡村都没有“深入的群众基础”，很多

村民并不一定意识到了污染的严重性，“很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去面对（曝光）这件事情。”同时基于安全

考量，坚果兄弟一行人采取“快做快闪”的策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活动，然后离开现场。“假如你在一个

地方超过三天或四天，你必定会引起当地的一些关注，有关部门也会采取一些控制的措施。”

并不深入的群众基础和“快做快闪”的策略共同导致了一个结果——团队无法与当地村民建立深入的合作性

关系。冰煌举了台湾艺术家吴玛悧的例子：从2005年开始，吴玛悧在台湾嘉义县策划了“北回归线环境艺

术行动”，邀请超过30位艺术家居住在20个村子里，透过艺术来建立学习社群。在冰煌看来，吴玛悧与村

民“建立了一种机制”，这种机制会“自我衍生”，即使艺术家离开乡村，机制也会留下来，村民可以自发学

习、改变当地的污染问题。坚果兄弟目前或许做不到这一点，“现在还只能是先把问题用艺术化的方式表达

出来，让大家都能够关注，去推进。”



坚果兄弟与吴玛悧的差异点当然远远不止于当地村民的态度。吴玛悧回到台湾时已经是戒严末期，其艺术

创作在更加自由的环境中完成，因此虽有不少作品涉及对政治的批判、对男权的控诉、对环境的关注，但

却鲜有“被喝茶”一类事件发生。吴玛悧的部分艺术活动甚至还有官方支持：2005到2007年在嘉义的“北回

归线环境艺术活动”得到县政府协助；2018年，台北市立美术馆邀请吴玛悧去台北双年展策展。在大陆的

坚果兄弟则没这么好运——政府提防他还来不及，根本不可能给予任何协助。

至于在美术馆策展，据坚果的好友郑宏彬说，“这条路两年前就放弃了。”2018年“带盐计划”期间，坚果兄

弟等人曾考虑将小壕兔乡的一万瓶水带到北京展览，但几乎没有美术馆愿意展出这个项目，最终只能在位

于798艺术区的某位朋友工作室走廊里展览。结果朋友也受到牵连：一段时间后，798管理方以租金到期

为由，驱逐了这位朋友。

在此之后，坚果兄弟没再进行过大型公开展出。直到今年5月，身为策展人的冰煌邀请他参与新造空间的展

览《影像对绵羊有好处吗》，才让“重金属乡村巡演”得以线下呈现。谈及包括“重金属乡村巡演”在内的参

展作品，冰煌坦然：“如果需要审核，它可能也展不出来。可能这种微小的替代性的艺术空间，刚好在一个

审查的盲区。”



新造空间艺术展作者提供

线下展览举步维艰，线上传播也困难重重。理想的情况是媒体愿意跟进报道，但近年来中国媒体人从“第四

权”化身“肉喇叭”，有关坚果兄弟的选题常常在编辑选题会上就被毙掉，即便有记者想要实现新闻理想，也

难以坚持。谈及“重金属乡村巡演”时郑宏彬就提到，“有一个媒体被撤稿了，还有一个记者稿子写完了，但

胎死编辑部。”最终，只有澎湃新闻旗下的 Sixth Tone 报道了这个项目——以纯英文的方式。

坚果兄弟只能在自己的公众号“情况有点复杂”上更新内容、进行传播。但这个公众号经常遭受投诉、删除

乃至威胁。比如在发布《中国有座城市，花了近30年把一条河熬成米其林级别的火锅汤底：淄博火锅鱼》

一文后，坚果兄弟就收到淄博政府的六次重拳出击，其中包括撤稿函、跨省约见等。虽然坚果兄弟置之不

理，但文章还是难逃被删的厄运。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其实千差万别。像阳春、淄博这些经验较少的地区，会做出警车

堵门、要求删帖这种决定，容易导致矛盾激化、甚至引起二次传播。相对聪明的政府则会采用润物细无声

的方式与坚果博弈。

“内蒙古就是直接洗白，”萍曦说，“他们找当地媒体进行正面宣传，说这里牛羊丰美，湖泊好看，很多鸟在

飞。”还有的地方会选择“花钱消灾”，“带盐计划”期间，艺术家印制了带有相关logo的T恤，结果被有关部

门原价收购；有的企业还会联系郑宏彬，声称要大量购买T恤来进行资助，但被艺术家们一口回绝。“你接

受它的话，风险性也极高，敲诈勒索是很高的罪名。”郑宏彬说。

但资金问题也确实困扰坚果兄弟。郑宏彬提到：“早前会找一些企业拉赞助，后来企业反应过来这是得罪人

的事情，就也不想参与了。”在商界碰壁后，坚果兄弟也寻求过国内环保基金帮助，但对方觉得“这种项目

形态不在他们认知框架内”，最终没能申请成功。走投无路之下，坚果兄弟甚至把目光投向包括少林、武当

在内的各大武林门派，希望能“江湖救急”——结果自然是草草收场。

现在坚果兄弟等人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众筹，“钱多就多做一点，钱少就少做一点。” 


艺术的与政治的 




淄博火锅鱼。作者提供

经费问题如此严峻，为什么不寻求境外基金会资助呢？坚果兄弟的艺术作品很符合境外基金会的项目需

求。

“你会说不清。”坚果兄弟如此回答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倘若被扣上了“境外势力”的帽子，做环保艺术的

目的就会显得没那么纯粹——很多网民会指责，你是不是想借环保的名义颠覆政权？除此之外，沾染境外

色彩也更容易被官方针对，坚果兄弟说：“我身上有一个全英文的名片，这次在青海（喝茶）的时候，他们

（警察）就盯着那个名片研究了半天。”

和坚果长期合作的人们也都有意识与“境外势力”保持距离。在项目宣发阶段，虽然鲜有国内媒体能够报

道，但坚果还是婉拒了所有外媒采访。“我们希望曝光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是切切实实发生在当地的

严重的重金属污染的问题，我们不想被扣上’境外势力’的这种高帽。”冰煌如此解释道，“一旦被扣上这个

词，它很容易掩盖具体的内容，我们担心对后期的传播产生方向的偏误。”

郑宏彬也有同感：“国外媒体报道对于中国的土壤污染问题没有什么推动作用，反而会让它参与到另一种议

程中。”他也坦承，另一部分原因是“（自己）已经被严重约谈警告，要求不可以接受外媒采访、给外媒’递

刀子’。”

“你还是得做事，有一些人进去了，他就没法做事了。”为了“不进去”，坚果兄弟有时也会做出让步和妥

协，避免用对抗性手段与官方正面交锋。比如，在提及污染问题时将矛头指向企业而非地方政府。“我们也

不谈论政治，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坚果兄弟说。



坚果兄弟作者提供

除此之外，坚果兄弟还会在觉得“被盯上”的时候拔掉手机卡，防止警方得知IP地址。他在组织活动时，也

不会在社交软件拉一个大的聊天群，而是经常单线联系，“拉个群的话不就一网打尽了，我们是非常游击式

的，没有组织性的。”采访过程中，坚果兄弟提及了许多与监管博弈的故事，但他特别要求不写出来，强调

“这些只是私下聊聊，公开的话会惹麻烦。”

与“境外势力”割席，不与政府部门正面交锋，坚果兄弟的活动方式与其他“异见人士”不太一样。他说，这

都是为了“改变”——在一个当局容许的框架里，通过做艺术的方式，让污染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从结果

来看，这个战略确实有一定效果：在“淄博火锅鱼”的推动下，当地修建了污水处理厂；“重金属乡村巡演”

结束后，青海果洛州计划拨款9000万改善饮用水工程。

坚果兄弟承认自己做艺术的方式也有着某种“改变”。 


“刚开始可能就是想自由表达，然后现在就是做一些能够产生改变的事情，会更爽一点。” 


在做“重金属乡村巡演” “求助电话亭计划”等关注环保的项目之前 他也曾着眼于其他议题：注册“把直变



在做 重金属乡村巡演 、 求助电话亭计划 等关注环保的项目之前，他也曾着眼于其他议题：注册 把直变

弯心理咨询公司”，希望通过艺术的方式反对“同性恋扭转治疗”的现象；发起“不受欢迎的词计划”，邀请网

友在网上写敏感词，整理出包括“不换肩”、“国安法”、“陈秋实”在内的“2020年不受欢迎的词列表”；发起

“闭嘴30天计划”，用铁夹子、麻绳和写着“404”的封条封住自己的嘴，强迫自己在720小时内一言不发。

这些项目无疑直接易懂，但性少数群体处境堪忧、公民言论不自由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肉眼可见的改变。

环保议题比LGBT、言论自由等议题更容易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决。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

平在浙江湖州安吉考察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十八大召开后，“生态文明建设”首次载

入党章，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齐名；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也曾刊文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造福中国

光耀世界。

当中国官方将环境保护搬到台面上，坚果兄弟的艺术——以及其他环保人士的运动，相对于其他的抗争都

更具合法性，也具有更大的操作空间。

尾声 


当然，和许多其他议题一样，在环保这件事上，官方说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中央的公文是一回事，

地方的行动也是另一回事。

坚果兄弟的环保艺术行动中，受污染地区真正得到改变的案例只有两三件，更多地区要么充耳不闻，要么

在解决问题之前，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葫芦岛污染事件被曝光后，多次为此发声的当地居民红玉就被官方

带走，失联超过20个小时后才回到家中。

而在郑宏彬看来，那些拒绝回应的地区也并非污染爱好者，而是有着难言之隐：“比如葫芦岛的整个产业支

柱就是这200多个化工厂，你怎么让他们零污染零排放呢？你要把这些化工厂全部砍掉吗？然后当地就会

有GDP下滑等问题，这个他们怎么抉择呢？”郑宏彬叹了口气，“所以就会比较无力，但不能因为无力就不

去发声。”污染对于辽宁这种欠发达省份更像是一个悖论：它们本身就是因为经济落后，被迫接受了发达省

份的工业产业转移，自然也不可能从本就不富裕的地方财政里拿出一笔拨款，整治作为经济增长副作用的

污染。或许在执政者眼中，这笔钱用来维稳——堵住抗议者的嘴会更加划算。

7月23日，“求助电话亭计划”发起两周后，坚果兄弟在项目相关群里发言：“我们的效果已经达到了，有关

部门也已经积极解决问题，从现在起电话亭计划已经失去了他的意义，让我们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随后，他解散了群聊。而直到之前一天，他还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转发有关葫芦岛污染问题的消息。这或

许正是坚果兄弟行事方式的缩影：努力活下去，在夹缝中抗争。




